
曾擦肩而過的綠茵 

 

早在幾年前，前來中原大學考取多益證照時，我已見過這片草地。對當時

的我而言，這又是一片百無聊賴的草皮。它們只是為水土保持而存在，抑或是

為了配合政府都市綠化政策而設置的罷！和我先前的學校操場，及住家附近公

園的草地別無二致。我甚至有些嫌惡，認為草中總會藏著靜候時機的貓狗排遺

物，正等著被哪位倒楣蛋踩上。鞋面接觸瞬間，濕軟惡氣蜂擁而上，縱使奮力

刷洗，依然殘留在織線之間。 

正式成為中原學子後與這池綠油油見面的更頻繁了。與其說是相見，形容

成擦身而過更合適了些。這時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我，精神抖擻，步履輕快。

前往課程教室途中，每每會經過草地，但我總匆匆一瞥，即快步離去。直至某

個契機使我注意到它。 

那是一個週一早晨。 

校園裡，長輩們在柔和的陽光下悠閒的漫步著，三兩學子在烏黑的柏油路

上不疾不徐的走著，孩子們在一旁的空地騎著三輪車嬉笑打鬧著，一切套了層

薄紗般的柔光濾鏡。但大病初癒的我無法體驗那份歲月靜好。耳機裡聽著吵雜

的嘻哈音樂抗拒睡意，拖著疲累昏沉的身體，緩步走向真知教學大樓。深深烙

印在眼窩的黑眼圈讓我看似沉迷於違禁藥物許久，正好耳機播放到「你可以叫

我，矮子，古茲曼」，正是墨西哥毒梟的大名。這巧合使我發笑，心情稍稍好

轉。太陽又上升了幾十度，柔光變得刺眼了些，沐浴在光線中的綠毯莫名使我

想拿出手機拍張照片。端詳半晌，似乎有什麼在心中蠢蠢欲動著。鐘聲響起，

來不及多想，我便加快腳步走進教室。 

課程結束已是中午，步出教學大樓，我注意到人們四散在草地各處，不論

是在戶外桌椅享用午餐及談天，或席地而坐野餐，爾或是在一旁的木製桌椅上

閱讀，煞是愜意。我在一旁的連鎖咖啡店隨手抓了個麵包，加入他們的行列。

傍晚時分，附近居民與狗兒們在綠海追逐嬉戲，純粹的友誼跨越物種藩籬；一

群學生在草地一角排練舞蹈，洋溢著濃厚的青春氣息；也有人獨自戴著耳機拿



著書，以天地為書齋，安然自適。 

而我與這片綠野的關係，默默的，拉近了許多。它不再只是一片隨機的，

制式化的草地。 

此後行經這一地青綠，我皆會駐足停留一會。連雨天也不例外。縱使雨天

時，濕滑的凹凸石磚車道難以前行，但雨天特有的潮濕泥土青草味，也別有一

番風情，使我憶起兒時擁有的一塊小花圃。一眨眼，一學期已過。驀然回首，

赫然發現，這片大草地早已融入我的生活。現在看來，當時對它不屑一顧的自

己是多麼荒誕滑稽。未來的時光，將繼續有這片綠茵的陪伴，承載著我的黃金

年華。 

￼ 


